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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钱从何而来？又是谁汇的？这件事快把赵女
士搞崩溃了，她向当地媒体求助寻找失主。可没想
到，这报道一出，当天就有5位“失主”和媒体联系，
只可惜这些人的信息都对不上。一个多月过去了，
赵女士只知道，这笔钱是从杭州农业银行保俶路支
行的ATM机转出去的。

这几天，钱江晚报记者联系上赵女士，并且联合
浙江省农业银行、辖区北山派出所调查这笔钱的来
龙去脉。15日上午，终于真相大白了，然而查出真
相的我们，眼镜快要掉下来。

吃惊
银行卡里突然多出7万元

赵女士今年40多岁，家住西安城北。今年1月
27日中午11点多，她的手机收到了一条短信，银行
卡里转进来7万多元。按照短信提醒，这笔钱是通
过行外ATM机转账存入的。

一开始，赵女士以为自己遇到了骗子，并没有在
意，直到过完年查了银行卡余额，才发现真的多出了
7万多元钱。

“这钱不是我自己的，我心里不踏实。”赵女士
说，这钱有零有整，怕是谁转错了，可能是救命钱或
是哪个公司的货款，“我就想着把钱还给人家。”

虽然自己拿到钱并不吃亏，但赵女士主动联系
了中信银行客服，想找到“粗心鬼”，但客服说查不到
存入人的信息，让赵女士去联系银联查询。之后，她
又联系上了银联，倒真的获得了一条有用信息：“银
联的人告诉我，好像是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市保俶支
行的一个ATM机转入的。电话里听不太清楚，我
是通过网上查询才知道有这个银行点的。”

赵女士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虽然在杭州也有
个别朋友，但平时都没交集，也没联系。“在杭州不可
能有人会给我汇钱的，除非是搞错了。”

无语
一夜间5人想冒领这笔钱

赵女士核实到银联的这个信息后，求助当地媒
体，希望能找到这笔钱的主人。

这事经西安当地媒体报道后，确实一下子成了
热点，一天内有5名读者致电热线，表示这笔钱是他
们错汇的。

15日，钱江晚报记者联系上了当时做这则稿子
的记者，关于这5位“失主”，他是这样报道的——

●一位自称贵州人的赵先生。他说大年三十那
天在杭州一家农行给自己的账户上存款，不慎输错
号码，将钱汇到别人的账户上。因为此事，妻子还
得了病。由于一直忙着给妻子看病，直到最近几
天，他才查到当时汇款的账户在西安。赵先生说，
他当时汇了7万元整，希望能与赵女士联系要回这
笔钱。

●第二位自称河南人的常先生。常先生说，年
前他在杭州做生意，大概在1月25日至1月28日这
几天在杭州汇款时汇错钱，但具体日期他记不太清
了。同时，他也忘记是在柜台上还是在ATM机上
办理的汇款。

●第三位是雷先生。他也表示汇错了钱，但他
已经离开杭州，目前在浙江嘉兴。

记者第一次与雷先生联系时，他表示钱是“前段

时间”汇错的，金额是7万多元，具体日期和金额记
不清了。过了一会，雷先生再次联系记者，确认他的
汇款日期是1月27日中午11时许，地点在中国农业
银行杭州市保俶支行，但他一直没有说明具体汇款
金额。两次沟通中，雷先生都表示他非常缺钱，希望
记者能按他提供的账号把钱汇给他。

●第四位是来自四川广安的陈先生。陈先生说
他的一个朋友以前汇错了钱，但他并不清楚具体情
况，需要问过那位朋友才知道。

●最后一位是来自广西的罗先生。他自称，曾
经在3月8日通过支付宝转错7万元，其转款日期与
转款方式显然与赵女士提供的信息不符。

这些信息反馈到赵女士这里，但她很肯定这5
人都不是失主。“收到的这笔钱不是整数，他们都不
能说出汇款的具体金额，应该不是汇错钱的人。”

逆转
这笔钱原来是赵女士自己的

赵女士碰到的这件事，简直太有戏剧性了。前
天，钱江晚报记者和她取得联系，并多次联系浙江省
农业银行和北山派出所，希望把实情搞清楚。经过
一天的调查，第二日上午，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

“我们被赵女士的‘线索’误导，走了很大的误
区。”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陶孟辉说，最
初他们并没有赵女士的联系方式，也不知道她的姓
名。根据她提供的“ATM机”、“中信银行”、“7万多
元”这三个关键词入手查询，“查询了客户反馈、投
诉，都没有汇错的情况；查询了在杭州所有的农行
ATM机账单，也没有与中信银行有关系的转账。”

陶孟辉解释，ATM机单笔汇款是不能超过5万
元的，他们甚至怀疑是不是多张卡或者多笔汇总而
成。

北山派出所也查询了所有的报警记录，同样没
有发现这样的警情。

最后，农行保俶支行的工作人员通过记者联系
上赵女士，让她提供中信银行的卡号。一分钟后，真
相大白——这笔钱，是赵女士自己的。

真相
自己的钱，她怎么不知道

原来，2016年1月26日，赵女士在西安中信银
行购买了一款保险，保费7万多元，保期一年。到
2017年1月27日，这笔保单刚好到期，保费退还。

赵女士买的这份保险跟中国农业银行是合作关
系，付款业务都由浙江省农行负责。当赵女士的保
单业务到期后，这个保费的付款业务就由浙江省农
业银行来代付。

为了确保事实准确无误，农行保俶支行的工作
人员再次联系上赵女士，经过核查，保单的底单、姓
名、电话、身份证、金额，都跟赵女士信息相吻合。也
就是说，这笔钱确实是赵女士自己的。

15日中午，得知真相的赵女士觉得非常不好意
思。

“都是我的责任。短信提醒里没说明白，我压根
儿想不起来买了保险这回事。”对于杭州三家帮她解
决这件心事的单位，表示非常过意不去，同时也很感
谢杭州人的责任心。

（据钱江晚报）

“‘孬狗子’，我那时给你吃了那么多的
‘栗爆’，你还恨我吧？”坐进驾驶室，车子启
动，王老师问“孬狗子”。

“王老师，我哪敢恨你呢，要说恨的话，是
恨您那时给我吃的‘栗爆’太少了，要是你那
时让我多吃几个‘栗爆’，把我敲醒，使我多读
几年书，我可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孬
狗子”说得很诚恳。

“哈哈。你不恨我，还怪我给你吃的‘栗
爆’太少？怪事了。”王老师也哈哈大笑。

“王老师，我说的是真话。黄北平可能知
道，我的二舅当过县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曾想
办法把我安插到一个乡政府去当文书。我干
了两个月，可因为文化底子太薄，接电话都记
不下来内容，总耽误事，我怕连累舅舅，自己
辞了那么好的工作，出来学开的汽车。我如
果那时能努力读书，不说像黄北平那样考上
大学，就是把乡文书的工作做好，当个乡干
部，也比现在当驾驶员强啊。哎，我是你教的
学生中最没有出息的，现在什么都晚了。”

“‘孬狗子’，你车老板当起，怎么最没有
出息呢？喇叭一响，黄金万两，月入几大千，
赛过当县长。”那时的公路运输市场刚刚放
开，汽车驾驶员收入丰厚，很吃香。听“孬狗
子”这样说，王老师开导他。

“王老师，驾驶员收入真还可以，但当驾驶
员太辛苦。我们天不亮就得起床，下再大的雨，
遇再大的雪也要上路，不上路就要喝西北风。
夏天驾驶室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不但
不能按时吃饭，还天天都要吃灰尘，所以，货车
驾驶员十个有九个都有胃病。你看我这身上，
脏得像个泥猴子，买件好衣服，都没有穿干净
过。而现在开车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
烈，货源也越来越难找，谁知再过几年，我这汽
车轮子还能不能转得下去都很难说啊。”

“你的汽车轮子怎么会转动不下去呢？
只要你注意服务态度，货源恐怕是不愁的。
开汽车最重要的是安全，十次车祸九次快，千
万不要开英雄车，没有安全就没有效益。”王
老师教育人成了习惯，在车上也给“孬狗子”
上起了安全课。

“胖胖”被杀
下面说说苗老师和胖胖的故事。
苗老师叫苗发祥，出身贫农，典型的根红

苗正。他没有当过我的班主任，也不是我们
班的科任教员，只是在王郁清老师被送进学
习班的时候，代理过我们的语文课，时间很
短。苗老师在学业上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
的印象，但在其他方面给我留下的印痕却相
当深刻，让人永久难忘。

苗老师个子不高，但相当壮实，脸上黑油
油，胳膊上的腱子肉一块一块的，凸起老高，
表明他身体素质相当棒。苗老师还有一副特
别好的嗓子，讲课声音宏亮，只要他往讲台上
一站，声音立即穿透墙壁，传遍全校。

苗老师不修边幅，总是胡子拉茬的，衣着
在全校老师中也最简朴，夏天总是背心加灰
布裤子，冬天总是灰色棉布裤子，脚上热天踏
一双塑料凉鞋，冬天踏一双军用胶鞋。他吃
的更不讲究，经常端着一大碗红苕或洋芋，红
苕或洋芋上面盖着一层新鲜蔬菜，吃得噗嗤
噗嗤，津津有味。很少见他吃过白米干饭，菜
里也很少见着荤腥。因为出汗多的缘故，身
上还往往散发出一种酸味。老实说，如果用
衣帽取人，从他那身打扮和他碗里端的吃食
来看，他与一个农民没有多大的差别，甚至可
以说他就像一个老农。

生活质量的高低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苗老师老家在下两乡乡八大队，也在一座大山
的半山腰，离我们仁和小学将近80里路，家有
八个兄弟姊妹，他排行老大，随着弟弟妹妹逐渐
长大，家里的老房子更加拥挤。 （六十九）

北平牙科独家赞助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小学老师

黄北平记叙 刘秀品整理

师恩浩荡

女子卡上多出7万寻失主

5人冒领 最后发现是自己的

银行卡里莫
名其妙打进来7
万多元钱，你是
高兴还是不安？
家住西安城北的
赵女士真的碰到
了这样的事，大
年三十，她的手
机突然收到短信
提醒，说她的中
信银行卡转账存
入7万多元钱。


